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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乡村的眼，更

是城市的魂。“绿树村
边 合 ， 青 山 郭 外 斜 ”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天南与天
北，此处影婆娑。翠色
折 不 尽 ， 离 情 生 更
多”……没有树的村不
叫村，没有树的家不叫
家。一个院子、一个乡
村、一座城市、一幢建
筑，有了树，才算是有
了生气和灵气。

乡下人喜欢种树，
房前屋后，犄角旮旯，

只要有一点空余，都要栽上树。池塘边种上一圈
柳树，大路边种上两排杨树，院子里栽上一棵杏
树、石榴树、无花果树或枣树，既观花又食果；
更不消说盛夏炎炎，搬张小桌、摆几个小板凳，
几样简单的时令蔬菜红红绿绿摆上去，一家人摇
着蒲扇就着头顶的如盖绿荫边吃边闲话家常，看
着就消暑。

桑葚书、槐树、柿子树、桃树、苹果树，在
乡下更是多得不胜枚举，路边、沟头、闲下来的
院子，抑或是场院边，随处可见，面目朴素得就
如同家里散养的阿猫阿狗。有时候一场细雨，满
坡的绿芽就会密密麻麻地破土而出，如果不是有
一天它忽然长大，拔地而起，你根本不知道它是
什么时候开始萌芽，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大的；
更不会关心，它为了长成一棵大树付出了怎样艰
苦卓绝的努力和代价。乡下有句土话说：“树底
下难成树，人底下难熬人。”话虽如此，可人们
并不关心这些，地里的收成，家里的牛啊猪啊又
下了几个崽……里里外外这些杂事已经够他们操
心的了。

乡下还有句土话：“前不栽桑，后不栽柳，
中庭不栽鬼拍手”。“鬼拍手”就是杨树。杨树叶
子手掌大小，肥厚墨绿，长得速度快，且一旦成
树，树荫便极密实，说是密不透风也不为过。倘
若有风的夜晚，树叶子会被吹得啪啦啦响，如同
有谁在高处拍手。如果有月还好，庭中或许会如

“藻荇交错”；倘若月黑风高，院子小，或四处空
旷无人，那便不免阴森可怖了。杨树长得极快，
成树在宅院里不好砍伐，所以，乡下的院子里，
很少栽杨树。除了不栽种杨树，也不栽柿子树，
可能是因为“柿”字和“事”谐音。村子里的桑
树，会让离家在外的老人想家，他们会把故里说

成是桑梓。据说是以前人们喜欢在住宅周围栽植
桑树和梓树，种植桑树为了养蚕，种植梓树为了
点灯，梓树的种子外面白色的就是蜡烛的蜡，后
来人们就用物代处所，直接把故乡称为桑梓。

我从小就会背一个顺口溜：问我祖先来何
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记忆里，村口有株老槐
树，树干粗壮，树枝遒劲，枝枝蔓蔓，遮天蔽
日。每年春天，槐花开了，白生生的，村人采下
来洗净蒸着吃、炒着吃、煮着吃……无论哪种做
法，入口之后，那清香，那柔脆，都是非亲历者
不可言喻。更不要说秋天还可以收获槐角儿，槐
角儿细长，清热去火，凉血止血，上火了，喝上
几杯槐角茶，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村里的皂荚
树可以洗头洗衣服，楝树籽手皴裂了可以当护手
霜用，香椿树春天的时候捡嫩头和枝叶用盐一
渍，就是一盘绝佳的下饭菜；樱桃树、核桃树的
果实都是孩子们最好的零嘴……树，就像乡下人
的老朋友，从枝到叶，从花到果，无一不对乡下
人慷慨以对。

树，担当着人们的生活，还担当着人们的心
灵慰藉。“乞巧挂红于树”象征少年人羞涩的爱
情，“石榴意多子多福”象征封建宗族长盛不衰
的表现，“杨柳即为留”象征驿站过处，送别盼
望再见的心愿。归有光在故园于妻逝世之年手植
枇杷，一为悼念爱妻，二则珍留爱情，不负遇
见……现在，虽然石榴树、柳树桑树失却了古
意，但人们对树的喜爱从不因为岁月变迁而有所
减少。你看那些久居城市的人们，想尽办法也要
在阳台、客厅或是楼下的空地上辟出有限的空间
植树造林——我有一个朋友，直接把六楼的天台
弄成了一个空中花园，花大力气给楼顶装了玻
璃顶棚，然后一桶桶从楼下掂上来泥土，再一
点点四处搜集绿植，把光秃秃的水泥屋顶弄成
了争奇斗艳的空中植物园。正因如此，各种名
贵又寓意美好的树们离开家乡辗转来到城市。
我曾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见到“移动的树”，有
的躺在吊车上，绳捆索绑，从遥远的故土迁徙
到钢筋水泥的城市，从生活惯了的故乡漂泊到
陌生的他乡。花匠和农林专家们为它吊上吊
瓶、绑上绑带、支上支架……都说“树挪死，
人挪活”，这千年以前的论断，如今已不再准
确，历经百年千年的树们，穿越沧桑的时间，
依然苍翠依然。

有树的地方才是家，有家的地方多种树。每
次回老家，一看到苍翠蓊郁的树木，立刻有一种
莫名的亲切感。城市里的人们在车水马龙的拥挤
里不辞劳苦地养花种树，养的，正是那一份割舍
不掉的乡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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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在千里之外的福建巡抚衙门大堂，
一干官员匍匐跪地，巡抚何憬朗声宣道：“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六百里加急宣谕：仙游县知县陈星
聚，无端寻衅，滥捕友邦人士，挑起外交争端，
着即摘去顶戴花翎，开缺回籍，永不叙用！”

宣谕毕，何憬看到跪着的众官员面面相觑。
也许，巡抚大人就是为这一件事才召见全

省官员的。在此之前，陈星聚已从仙游来到巡
抚衙门听勘，没想到的是，就因为他把洋人捆
上了大堂，甚至还没来得及审判就被摘了顶
子，即便如何憬这样的一方大员，面对这样的
局面却也是爱莫能助，因此他匆匆把谕令宣罢
就返身入内。可见他和绝大多数的官员一样，
对朝廷如此畏洋如虎是不以为然的。这从宣布
过对陈星聚的处分后不久，巡抚大人面冷如铁
和官员们陆续走出巡抚衙门时纷纷议论着并四
处散去，就能看得出来。

陈福挑着箱笼从大门走出。
他出来后不久，一副平民装束的陈星聚也在

巡抚大人和朱木言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耀堂啊，官无常势，本不足为怪，这次你

虽然是为我大清长了脸，但也确实孟浪了些，让
那些仰洋人鼻息的大官们脸上挂不住了！唉，本
抚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唉！回去就回去
吧，出来这么多年了，也该回去享享清福了！
唉！”从何憬的话里可以听出，作为一方大员，
他对陈星聚的所作所为是认可的，而且他也利用
自己的渠道努力为他进行了开脱，然而他已经无
能为力，所以，他亲自把陈星聚送出官衙时，只
能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了。

此时的陈星聚已经心灰意冷，当然他对面前
的这一切也是理解的，因此，未待巡抚大人再往
下说，便躬身道：“大人厚恩，无以为报！大人
保重！”

已经走到何憬身后的朱木言，见何憬面现唏
嘘，忙上前道：“耀堂兄，朝廷也有难处，咱们
这些做臣子的，该体谅的还是要体谅些，以后兄
在老家若是遇到难处，就捎信给我，大忙帮不
上，小忙该帮还是要帮的！”

也许，这样的时刻本不应该由朱木言站出来
说些什么，但毕竟他是大衙门派到这里的京官，
虽然品级不高，但牵扯到洋人的事情，即便是巡
抚何憬也要听他的意见，何况陈星聚来到仙游后
就因为洋人而和他有了多种交集，因此他在此时

说出这样的话，让陈星聚听了也算是些许的安慰
了。

“大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二位大人请回吧，
星聚告辞了！”陈星聚说罢又是一揖到地。

就在他们施礼告别的同时，一阵急促的马蹄
声响起，又是一匹快马疾驰而来。

一个官差在衙门前滚鞍下马：“禀大人，军
机处六百里加急！”

何憬急忙接过公文匆匆看后又展开宣道：
“圣上亲政，各国将来朝贺，琉球国已派密使前
来商讨该国来贺事宜，特委陈星聚领知县衔就近
赴福州琉球馆迎接，并伴琉球密使来京！”

陈星聚急忙跪倒：“圣上万岁，万万岁！”

洋人盯上了台湾

已经进入夏天的仙游虽然热，但海面上不断
有风刮起，那热就不像北方那样的闷，而是一种
略带咸味的热风裹身；成年二辈子都在这里生活
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夏天和往年并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曾经竭力挽留却并未留住的
陈大人到底还是走了，新来的知县也不像他的前
任那样敢于任事，整个县城又回到了原来的模
样，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回到了原样。

法国洋行也恢复了原来的神秘。在利玛士的
经理室里，戈巴抽着烟斗来回踱步，而利码士则
面对着墙上的地图凝视。看起来他们就这样度过
了不短的时间了。

“决定了吗？”终于，利玛士打破了沉默。
“是的。”戈巴边回答边从桌上的公文包里

拿出一袋卷宗道：“这是你新的身份，以后你就
要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利玛士从袋里拿出一沓资料翻看了一下笑了
起来：“玛士牧师？有意思，这是我第几个身份
了，戈巴先生？”

“利玛士先生，不，以后就应该叫您玛士牧

师了，我们都不能忘记，法兰西的骑士一切都要
以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我们所有的身份都只是一
个符号，这你懂的。我不是和你一样吗？”戈巴
习惯性地耸了耸肩回答。

利玛士点了点头：“是的，我明白。”
戈巴走近一步道：“你更应该明白的是关于

越南问题我们和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你可
能还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全面控制了琉球，他们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台湾，知道吗？”

利玛士一愣：“台湾？”
“对，台湾要出大事！”戈巴严肃起来。
利玛士有点紧张：“什么大事？”

“做情报工作的利码士先生难道不知道琉球
的难民在台湾被杀的事吗？”

利玛士有点不解了：“那不是几个月之前的
事了吗？况且官府已经派员去处理了，还会出什
么大事？”其实关于琉球人在台湾被杀的事情利
玛士知道得十分清楚。这件事就发生在前不久，
琉球国宫古岛岛民的船队途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
东南部，据说船上六十九人当中三人溺死，五十
三人被台湾生番杀害，仅十二人生还回国，此事
中国方面称之为“牡丹社事件”。

此事发生后，日本就妄称琉球是日本属邦，
试图吞并琉球，并准备以此为借口对台湾岛发动
大举进攻。

戈巴摇摇头道：“看来我们的利玛士先生还
是对这件事缺乏认真的分析，说琉球人的船被风
吹到了那里，哼，你信吗？可那些人确实是被那
里的生番杀害了，这就给了日本人登陆台湾的借
口，据说他们已经准备武力登岛了，知道吗？而
基隆的煤炭则是我们的军舰急需的燃料，台湾更
是我们的囊中之物，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

利玛士一惊：“怎么？日本人真的要打台
湾？”

戈巴沉声道：“对，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大陆
作为对外拓展的主要目标。入侵台湾，吞并琉

球，觊觎朝鲜，正是他们一步步蚕食中国的计
划。然而，国力尚弱时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小
心，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正是要看看中国的
反应。”

利玛士还是有些不相信：“一只老鼠难道真
的敢挑衅一头狮子？”

戈巴加重了语气：“应该说是一头睡着的狮
子！不然的话,凭我们的实力怎么能在越南向他
们发起进攻呢？”

利玛士也认真起来了：“也是，国与国之间
是要实力说话的，这么说日本人真的开始进攻台
湾了？”

戈巴正色道：“据海军部的情报，日本人一
开始想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并雇用美国军事
顾问，准备对台湾出兵，之前，他们已经派遣桦
山资纪、水野遵去到台湾……”

他说的这个桦山资纪利玛士知道，他于
1837 年出生于日本萨摩藩，成年后志愿从军。
曾经参与过对中国的甲午海战，后来在日本陆军
中担任了不小的官职。作为长住中国的情报人
员，他对桦山登陆台湾是知道的：“可据我们得
到的情报，桦山他们是要到台湾调查！”

“名义上是调查，其实是去先摸台湾防务的
虚实懂吗？”

利玛士恍然：“啊，原来是这样！那他们？”

“起初，英美这些国家的驻日使节均对日本
做法没有异议。但到出发前夕，不知什么原因，
英美等国却转变了态度，因此日本高层不得不下
令军舰延期出发，但在港口整装待发的军方却不
予理会，据可靠情报，日本陆军大辅西乡从道已
经率舰抵达台湾社寮港。”

“真的？”利玛士被这消息惊得瞪大了眼
睛：“这么说日本人已经得手了？”

戈巴摇摇头说：“不不，所谓杀敌一千自损
八百，日本人现在的国力还不足以进行一场旷日
持久的战争，在台湾生番的抵抗下,他们也遭受
很大的打击，再加上传染病的侵袭，日军纷纷病
倒。同时，清政府在做了很大让步的同时，也派
了部队登岛，日本人清楚自己的国力还不足以和
中国全面开战，所以，我判断他们将会在获得了
他们需要的所谓赔偿后主动撤出台湾。”

“主动撤离？”这回利玛士是真的有点不相
信了。

“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狼一样的日本人是
不会轻易丢掉到了嘴里的肉的，他们的撤兵也绝
对是无奈、暂时的放弃，一旦有可乘之机他们一
定会卷土重来的！”戈巴肯定地说。

利玛士点点头道：“凭我们对日本人的了
解，我非常认同将军论断的精辟，那我们？”他
征询地看着眼前这个虽然和自己不属于同一系
统，但官阶比自己高了许多的老牌职业军人。

这时的戈巴果然是一副军人的姿态：“不管
怎么说，我们的机会来了，至少我们不会和一头
狼同时去抢一块肉吃，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做好登
陆台湾的准备，现在海军部建议情报部派你去那
里，就是要先期做好情报的收集工作，以配合我
舰队将来登陆台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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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素莉） 8月31日晚，由漯
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组织的“越古老 越美
好——品读《诗经》之美读书分享会”举行，二
十余名《诗经》爱好者齐聚沙澧书院，分享读书
感悟，畅谈读书心得。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是最早的一
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
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
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专门从舞阳赶来的孟寨
镇中心小学教师柴奇伟说：“读《诗经》，不是让
我们像孔乙己一样只会之乎者也，也不是让我们
在人前卖弄，而是让我们从 《诗经》 这面镜子
里，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恨情仇、喜怒哀
乐。读 《诗经》，是为了让我们站在古人的肩
上，珍爱和平，牢记使命，尽自己所能，做好本
职工作，呵护家人、善待朋友，用自己学到的知
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
力！”

品读《诗经》之美读书分享会举行

■刘碧莹

坚定的播种者

公元1910年7月23日，赵伊坪出生在郾
城县崇圣祠街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他 8 岁
入县立高等学堂，1924年夏毕业后，经族叔
资助，赴北京育德中学读书，结识了彭雪枫
等进步青年，后同彭雪枫一起转入汇文中
学，参加了声援上海五卅爱国运动的斗争。
经彭雪枫介绍，赵伊坪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次年由团转党。

1927年初，赵伊坪回到家乡郾城，筹备
创建了郾城县文化促进会和平民子弟小学。
以此为阵地，组织发动进步青年，阅读 《向
导》等刊物，宣传国民革命，教唱“打倒军
阀，驱除列强”等迎接北伐歌曲，嘹亮雄壮
的歌声为这个古老的中原县城增添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
搜捕以赵伊坪为首的三位赵姓党员。在严重
的白色恐怖下，赵伊坪不畏艰险，坚持斗
争，隐蔽在仅能容身的楼梯下，用芦席围着
一盏小油灯，刻写宣传革命的文件和传单。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邻居、黄包车工人陈遂
金用一根粗井绳系着赵伊坪坠城而下，帮助
他逃离了虎口。遵照党组织指示，赵伊坪远
赴西安入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

1932年，赵伊坪又回到家乡，在地处郾
城、临颍两县接合部的坡边村万寿寺小学、
问十镇张氏私立小学、泌阳县象河关小学，
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传播新思想，播下新火
种。

红灯笼的故事

1935年春，受河南党组织的委派，赵伊
坪到新创办的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这是
一所由民主人士、河南著名教育家王毅斋先
生领衔所办的私立学校。先后有赵伊坪、郭
晓棠、梁雷、杨伯笙、王乐超等一批地下党
员加入，逐渐成为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开展活
动的中心和培养革命青年的阵地。

赵伊坪教国文。在课堂上，他总是以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充满激情并极具感染力的
教学模式赢得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讲解那
些爱国主义的历代诗词，如陆游的 《示儿》

《书愤》，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
歌》《过零丁洋》等，他总是先把全文写在黑
板上，一句一句的讲解，让每首诗都成为爱
国主义的教育课。讲到动情之处时，他往往
激情难抑，声泪俱下，带领全班学生一齐朗
读 “ 人 生 自 古 谁 无 死 ， 留 取 丹 心 照 汗
青”……这些充满民族气节的不朽诗歌，深
深地印刻在青年学生的心中。

在进步作家姚雪垠、师佗等人的配合
下，赵伊坪创办了 《群鸥》、《蓓蕾》 等刊
物。他以蔚灵、芒种的笔名发表诗文，鼓舞
了大批青年的民族热情。赵伊坪还利用学校
训育主任的身份，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牺牲
大同盟，并担任主席，出墙报、办刊物，读
进步书刊、唱救亡歌曲，走出校门，揭露时
弊，宣传抗日，在当时茫茫中原一片黑暗低
沉的社会气氛中，播下了革命的火钟，点亮
了一盏抗日救亡的明灯。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

步形成。彭雪枫会见赵伊坪，指示他奔赴山
东，开辟鲁西北抗日新局面。

赵伊坪要离开大同中学开始新的战斗生
活了。

大概是 1937 年 1 月中旬，学校刚放寒
假，进步青年学生穆青、冯若泉邀集了几十
位同学，会同姚雪垠、梁雷等老师，在赵伊
坪离校的前一天晚上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就
在这次欢送会上，赵伊坪老师意味深长地给
大家讲了一个《红灯笼的故事》，作为临别的
赠言。

这是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其梗概是：从
前，当原野还停留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时，有
一个较文明的部落，居住在一个青山绿水、
土地异常肥沃的地方。他们勤劳智慧，逐步
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还创造了象形文字，
铸造了青铜和铁器，于是就一代一代繁衍下
来了。但是经过长期太平安逸的岁月，人们
在懒散和保守中失去了进取精神，就逐渐被
周围的部落欺凌和侵蚀。很多人战死了，很
多人沦为了奴隶。

一次又一次的退让和屈辱，使整个部落
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这个部落的老酋长，在
战争和忧患中早已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了。
在又一次强敌入侵的时候，他把两个年幼的
儿子唤到跟前，叮嘱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千
万不要忘了为爸爸和部落复仇。孩子们问
他：“我们长大成人后到哪里去寻找爸爸？”
他说：“到深山里去，在那里，在一棵高高的
树枝上，每逢漆黑的夜里都有一盏血红的红
灯笼，在为你们指引着方向……”

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已长
大成人，两兄弟中的弟弟再也不能忍受被奴
役的痛苦，便率领着一群挣脱了枷锁的奴
隶，用鲜血在帽子上涂上一颗红星，逃出了
敌人的樊笼。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路
过陷人的沼泽，在敌人的不停围剿和追击
下，忍饥挨饿，百折不挠地向高挂着红灯笼
的深山走去。不幸的是，正当他们快接近红
灯笼的时候，一支毒箭却从背后射伤了英雄
的弟弟，而发出这一毒箭的射手正是他的哥
哥。

这时，天地一片漆黑，远远地随风传来
了老酋长仰天呼唤的悲声：“孩子们回来吧，
回来吧！千万不要再自相残杀了……”而在
他身边的那盏不息的红灯笼，在黑暗里正闪
烁着血红的光亮，它比人世间任何一样东西
更美丽、更鲜艳……

赵老师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全场
的人都被感动得鸦雀无声，但谁心里都明白
这寓言的现实所指和它深刻的含义。最后，
不知谁小声哼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
交迫的奴隶……”接着大家便一起唱起来。
就在这曲热血沸腾的歌声中，同学们度过了
一个终生难忘的寒夜。

在这次“繁星深夜”的送别会后，那盏
红灯笼始终在同学们心中闪耀。在红灯笼的
光辉照耀下，一批批大同中学的师生，先后
告别母校，离开书桌和课堂，或奔赴延安，
或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八路军，
有的加入了当地抗日武装力量，投入伟大的
抗日战争，融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
业奋斗牺牲的历史洪流之中，向着那红灯笼
高挂的地方走去……

时光流逝。
60 个年头过去了，姚雪垠还清晰地记

得，“伊坪临离开大同中学前夕，为避人耳
目，到了更深人静，一群进步师生悄悄开会
欢送他。我也参加了这次欢送会。伊坪讲了
一个很感人、很有诗意的故事，象征党在召
唤，祖国在召唤。我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进
行加工，又写成一篇《红灯笼的故事》，流传
甚广，后被译成俄文，故事的雏形是伊坪创
造的”。

在烈火中永生

1939 年 3 月初，八路军先遣纵队由山东
冠县东南庄出发，预定在茌平县琉璃寺、许
庄一带同范筑先纵队和中共鲁区党委会合。
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赵伊坪和到达区党委书记
张霖之等一起，经过两个夜晚的行军，于 3
月 5 日黎明前到达琉璃寺，准备稍事休息后
继续东进。

刚刚停下，准备稍稍消解一下一夜行军
的疲劳时，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猛
烈的排枪声。这时，从高唐出动的几十辆汽
车满载着日本兵突然闯到琉璃寺的北门，用
汽车堵住寨门口，疯狂地向寨门冲击。八路
军警卫部队凭借琉璃寺四周的寨墙和水满齐
腰深的壕沟，用一排排的手榴弹和一阵阵密
集的步枪火力把敌人打退。下午六点多钟，
夜幕即将降临，中共鲁西北区党委书记张霖
之决定突围转移。在警卫排的掩护下，纵队
和区党委先行向四新河以东的许楼转移，张
霖之、赵伊坪等首长均骑马跟进。不料日军
施放毒气突入阵地，抢先占领了许楼。赵伊
坪等行进途中，突然遭遇敌人猛烈炮火的袭
击。赵伊坪因高度近视又丢失眼镜，加之身
上几处重伤，误入许楼，坠马落地，不幸落
入魔掌。日军从他的装束和坚毅的神情中判
断赵伊坪并非一般人物，把他拖到许楼十字
街口，施以酷刑。赵伊坪坚贞不屈，怒斥其
残酷暴行。恼羞成怒的日军把他捆绑后全身
浇上汽油，熊熊烈火染红了夜空。赵伊坪把
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民族解放事
业。

伊坪没有死，他挺立在烈火中永生！
伊坪没有死，“红灯笼”的光芒将照耀我

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前行！

赵伊坪和他的《红灯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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